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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超龄愤青”的郑也夫用一本新著向国内教育问题开炮。
这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新书《吾国教育病理》最近问世，郑
也夫直言：“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是愤懑。”他的愤懑既有对中国教
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的气愤，也有目睹了教育管理者
对教育困境的束手无策而生的不满。

中国教育积弊之深已非一朝一夕，社会的不满以及因此而产
生的焦虑持续蔓延。本报记者梳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书籍文章，
看看这些专家、学者们如何问诊教育。

为“学历军备竞赛”降温
——— 热销教育书籍问诊“吾国教育病理”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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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育分流破解“学历军备竞赛”
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社

会学家郑也夫没有就教育谈教育，
而是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
多学科对教育进行探讨。郑也夫在
对比了各国教育道路的选择后，认
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过
于惨烈，他创造了一个词汇“学历
军备竞赛”：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
上不是社会发展的真实需要所促
成，而是学历的“军备竞赛”所使
然，过度竞争导致学习的异化，拿
到学历常常找不到工作。

郑也夫认为，目前高学历者已
经过剩，而且很多职业不需要高学
历，但是社会上依然随处存在着学
历崇拜。高教扩招前，一个学生考
上大学几乎意味着他可以找到很
不错的工作，而现在，考生必须读
更好的学校，或是拥有更高的学
历，才能在社会上竞争。这就驱使
更多的人参加高考。在这种背景
下，家长和考生不可避免地走入一
种“囚徒困境”，“大家都挤公共汽
车，上下车的效率很低，但是不挤

永远站着，永远上不去”。“青年应
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
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
长。”郑也夫说，现行的招考制度让
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
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大学，在这
种压力下拼命学习。一个孩子甚至
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我们整
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教授此前做客“齐鲁大讲坛”时，同
样提到过类似的困惑。葛剑雄曾计
划为图书馆招一位古籍修复员，但
校方要求求职者的学历须是本科
以上，这让葛剑雄不解：“这个职业
根本不需要本科生来做！”

葛剑雄在演讲中提出了“分
流”的设想，这与郑也夫不谋而合。
在郑也夫看来，考生千军万马挤高
考独木桥没有必要，而是应该通过
制度安排，较早进行分流。郑也夫
建议中国学习德国的做法：德国人
在孩子 10 岁时就开始分流，避免让
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

别的道路。郑也夫解释，德国的分
流之所以成功，除了有赖于高度发
达的职业教育，还与社会结构本
身有关，德国人建立了枣核型社
会，中间阶层是社会主力，技工的
收入与社会地位不逊于大学学历
持有者，反倒是一些本科生毕业
后更难找工作，这也就让很多中
小学生愿意分流到职业学校。而
在中国，不仅职业教育发展落后，
随处存在的户籍壁垒更是造成白
领与蓝领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
悬殊，农村孩子即便成为技工，也
依然处在社会的底层。“当农村子
弟只能靠高学历获取城市户籍时，
教育分流制度必定是乏味和低效
的。”郑也夫说。

另一个让郑也夫感到担忧的
是，官员的选拔越来越与学历相
结合，高学历在官场受到异乎寻
常的重视，这一方面导致在职学
历激增，另一方面形成一个社会
导向，助长了人们对正规学历的
狂热追求。

教育不是短跑，好的教育应淡化功利色彩
3 年前，鉴于当下越来越热的

文凭崇拜、名校情结，教育家杨东
平将自己的随笔集命名为《有多少
状元能够真正成才》。在杨东平提
出这个问题两年后，著有“教育三
部曲”的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
崇敏作出了回答。罗崇敏专门调研
了云南近十年来的 22 名高考“状
元”和奥赛获奖者，重点关注了他
们毕业后的现状。除此之外，罗崇
敏还查阅了 1977 年到 2009 年 32 年
来全国的 124 名高考状元，“他们一
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
领军人物”。尽管此说给名校热泼
了盆冷水，但依然无法阻挡人们对
名校和状元的推崇。

在《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
才》一书中，杨东平直陈现在教育
的竞争已经不仅局限在中、高考，
而是越来越下移。“一位小学一年
级的学生，面对做不完的作业，发
出了怀念幼儿园的感慨。”小孩子
开始怀旧，不禁让人心酸。然而，现

实情况却是在许多幼儿园孩子们已
不堪重负，被他们的父母拴在“早
教”的战车上，学习十八般武艺，而
且十分昂贵。更有甚者，将主意打在
了母亲的肚皮上，名曰“胎教”，也开
始大把收钱。让杨东平不解的是，这
些行为都有一个十分响亮而义正词
严的理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正是同样感到这种说法的巨大
市场，葛剑雄提醒，如果大家都不要
输在起跑线上，未来难免会出现基
因配对的荒唐情况。

《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才》
提醒，现在的教育畸形，过于短视，
毕竟教育不是一场短跑。而西方教
育的主流，认为儿童作为上帝赐予
人类的礼物，不是“小大人”，也不
应是家长为实现自己功利目标的
工具。游戏是儿童的天职，西方国
家往往以法律的方式严禁在幼儿
园进行知识教育。

两年前，一本介绍芬兰教育的
著作《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本
书的主要观点便是：“教育不是赢
在起跑线的百米赛，而是一场与自
己赛跑的马拉松。学习不是为了争
冠军，而是为了培养终生学习的能
力和习惯。”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
一书写道：在芬兰教育中，学校与
学校不会去做无谓的竞赛、排名，
学生与学生、老师与老师更不会做
原本起跑点就不公平的较劲；所有
的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
道从哪里去自我改进，提供日后成
长的基础与学习能力进步的空间，
从来就不是要去挫折学生与老师
的士气和成为讥讽他人落后、不长
进的工具。

这也正如郑也夫所说，好的教
育旨在造就一种淡化目标、听任个
体自在发育的教育生态，如此生态
自然会孕育伟大的创新者。相反，矢
志培养创新者的教育，多半是揠苗
助长，自然不会有好的效果。

中国教育问题积弊已久，各界
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6 年前，杨
东平将自己的教育随笔命名为“教
育需要一场革命”，为教育改革呐
喊。同一时期的著作中，《中国教育
热点新观察》则集中收录了 72 位知
名学者、作家对教育热点进行点
评。学者朱学勤在书中就提到，当
下的中国教育问题不单纯是经费
问题，教育的发展模式、内在品质、
教育公平、学术腐败等各种深层次
问题，并不是靠增加投入便可以解
决的。

在诊断中国教育的状况后，郑
也夫指出，行政权力的直接干扰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教
育病了吗》一书中，学者张鸣同样
痛陈学术行政化与大学衙门化是
当下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教育病了吗》一书指出，学术
行政化、大学衙门化，一个直接的
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

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
“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
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
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
际通行的品格，已经大大缺失”。

现实促使一些学者将视线投
向民国。在《过去的大学》一书中，
人们纷纷在蔡元培、罗家伦、梅贻
琦关于大学的阐述中，抚今追昔，
寻找遥远的大学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
钱理群先生曾自言“好为人师”，在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一书中，他
也忍不住发问：“中国教育怎么了？
中国教育怎么办？”他在书中提到
了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根本
性的问题：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完
全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改革，缺乏
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制约，这就必然
导致长官意志下的形式主义和易
走极端。钱理群提出，中国教育改
革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相对滞后

的单项突进的改革，其遇到既得利
益者的阻碍和干预，或难以推进或
变形，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期待出
现“真正的教师”，发扬鲁迅所说的

“韧性精神与智慧”，在教学第一线
进行“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上好
每堂课开始，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
始。

在郑也夫看来，当下弥漫社会
的功利主义思想也是教育改革面临
的一大阻碍。如同钱理群此前指出，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
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这些大学生在钱理群眼里是
一群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
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
己的目的的人，“这种人一旦掌握权
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不免让人怀念《过去的大
学》引用的蔡元培的演讲：“大学学
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
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改革从上好每堂课开始，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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